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忆萧友梅先生

与抗战初期的上海国立音专

我与萧友梅先生共事从����年 �月起至���。年

��月止
。

这段时期就是我这里所说的
“

抗战初期
” 。

《
音乐研究

》
和

《
音乐艺术

》
编辑部要我写这段史料

，

史料贵在客观与真实
，
但我手头几乎完全没有当时

的资料
，
现在只能搜索枯肠

，
点点滴滴地回忆出来

，

遗误在所难免
，
也难免有主观成分

，

务请同志们加

以谅解和给予指正
。

第一个印象

����年仲夏
，

我在广州突然接到萧友梅先生自

上海音专的来信
，
征求我的意见

，
是否愿意去上海

音专工作
。

七月下旬我第二次接到他的来信并附聘

书
，
聘我当音专教授兼教务主任

。
我和 他素 昧平

生
，

他从何知道我的�何人介绍的� 我至今还不了

解
，
也从来没有去追问过

。

这已是芦沟桥
“ 一
匕

·

七
”

事变之后
，
淞沪一带形势

紧急
，
烽火迫在眉睫了

。

七月底我抱着试一试的心

情
，
经香港乘船赴沪

，
按期于 �月 �日到达

，
当天

我就到饰中心
味

国立音专去报到
。

“
市中心

”
位于上海北郊江湾区

。

国民党政府原

欲在上海租界的周围建立一个
”

大上海
“ ，
并选定江

湾为
，

市中心
“ ，

市政府就设在这里
，
又号召各学校

在江湾建佼
，

介专 于����年在市政府附近新建了校

舍
。

这里环境优美
，

人烟稀少
，
空气新鲜

。

新建的

校园相当美丽
，
如果加上荡漾的歌 声 和悠扬 的 琴

声
，
那就的确有点象所传闻的

“

象牙之塔
”
了

。

但我

到达的第一天却什么声音也没有
，
一片寂静

。

我急

步走进大门
，

便看见一座三层主楼
，
面对着大门

，

主楼前竖立着一支高高的 旗 杆
，
旁 边 有青翠 的

松柏
，
树下一块石碑刻着

“

蔡元培先生手植
” 。

主楼

是办公室和大大小小的教室
，

右边连 着
一

个演奏

厅
，
厅中有一个矮矮的舞台

，
结构也颇精致

。

楼里

似乎没有人
，
我却找到了我的办公室

，
因为门上已

贴上我的名子
，
只是没有钥匙进不去

。
我便走出这

座楼去找萧先生的寓所
，
楼外的学生宿舍和琴房等

则无暇参观了
。

这是我第一次进入音专在江湾的佼

园
，

也是最后一次
，
因为不久它就被日寇占领了

。

萧先生的寓所离校不远
，
是他租赁的一座小洋

房
。

附近还有若干座类似的小洋房
，

也都是音专教

师住的
。

萧先生在他的客室中会见我
。
他约有五十

出头
，
中等身材

，
瘦削

，

头盖显得大而
一

��巴尖
，

额

骨突出
，

戴黑框眼镜
，

双目炯炯
，

胸部扁平
，
不时

咳嗽
，
一望而知他身体欠佳

，
可能有肺病

。

他说一

口流利的普通话
，
而当他发现我普通话说得不好时

，

便改用广东话和我交谈
。

他原籍广东中山县
。

寒暄之后
，
话题立即转入搬场

。

他说
�“
一切都

已准备就绪
，
明天就搬

。

音专在搬米江湾之前
，

自

己没有校舍
，
那时在上海租界内就是东撇酉搬的

，

搬场是音专的家常便饭
。 ”
话返转到我的工作问题

，

他嘱我暂住法租界亲友家里
，
明天搬场后在新校址

会面在详谈
，

我便向他告辞
。
这次他绪我留下一个

印象是
�

说话坦率
、

不事掩饰
� 饭健康欠佳

，

但有

魄力
，
对时局并不胆怯

。

我被他这种精神所鼓舞
，

对音专的前沿也就乐观起来
。

‘
谧场是音专的家常硬饭

”

�月 � 日
，
音专由

“
市中心

”
搬到法租界的徐家

汇路来了① 。

不久又搬到马斯南洛
，
后再搬到高思

路
，
最后搬到爱文义路

，
两

一

不内搬了四次
。

我索性

①本文所用的路名都是当时的旧路名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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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这里专门叙述一下搬场的事
。

徐家汇路原有一家私人的骨科医院
，
停业了

，

音专租下它的房子作为避难校舍
。

这里是法租界的

西南隅
，
隔一条小小的河洪就是

“
中国地界

，
了

。
音

专这时只有一百多学生
，
全部走读

，
房屋 勉强够

用
�

我同注册科凌宝布先生�女�把课表排出来，
�

客
化课和专业课都能开

，
只停开了娜摘课和懊育裸

�

凌先生有眼庆
，
只能用一只眼睛工作

，

而工作效率

很高
，
为人忠实可靠

，
认真负责

，
�可惜 于 前两年

去世了� �在事务工作中
，
则多得功 于当时的工友

王浩川同志
，

他是一位很老实而肯干的同志
，
听说

他目前乃在上海音乐学院
。

在涂家汇路这个
“

扁安之隅
”
维持不到半个月就

有变化了
。
�月�� 日星期五�迷信的人 说这 是个

不洋的日子�旁晚
，

我独自在辣斐德 路钥东走
，
拾

头座见一架国民党为飞机正在空中盘旋
，
它突然仍

下一枚炸弹来
，

我浪见炸弹落下
，
并隐约听到轰的

一声响
，

第二天才知道作弹落在最热闹的犬世界广

场上
，
死贪了许多人

，

据说它原是要去炸日本鬼子

的
，

因伎术夫误
，

诈洋落到同泡头上来了
。

接着国

民党军队和日本曼咯军在沮界周围展开战斗
，
短兵

格接
，

枪声 卜卜可闻
，

骨抖苦浇与战 场 汉 一兵之

隔
，
在楼上可望见两军对垒和国民党军节节政退的

份心庸景
。

日寇还向法甩界开枪
，
打死了在河谈沿

岸水塔上看热闹的一名白俄
。

至此
，

骨科医院已处

于危隆地带
，

音专乃不得不作第二次搬场
。

这次搬

到离
“

中国地界
”
稍远的马斯南路

，
在哪里租下了一

所铰大的住艺作为佼舍
，
虽勉强能上课

，
但比起骨

科医院淞就更局泥了
。

几个月后
，
萧先生认为过度集中则容易引起敌

伪的注意而被一网打尽
。

因此池提出
“
化整为零

”
的

方案
，
实行第四次搬场

。

法租界西头有一条僻静的

高恩路
，
音专在这里租了一座三层楼的洋房作上课

用
，
另在福履理路租一层楼房供总务部门使用

，
又

在西爱咸斯路租一层楼房
，
用以贮藏图书和唱片

。

萧龙主暴及主习污宜书办公
，

旅 任 图书管理员
。

每天到这里向他汇报工作
，
这样度 过 了 ����年和

���。年的大半年
。

上海滩上的谣言越传越盛
，

传说日本人有可能

先拿下法租界
，
对公共租界还不敢逮然下手

。

同时

高恩路的邻居嫌我们吵闹
，
要求安静

，
我们乃决定

撤离法祖界
，
在公共租界另觅栖身之所

，
于����年

冬第四次迁至卡德路口爱文义路的 一 座 破 旧楼房

中
�

这里环境异常嘈杂
，
门外的有轨电车终日车声

隆隆
，
严重妨碍上谋

，

音专的处境是每况愈下
，
在

这座破楼中几经风雨
，
直到抗战胜利

。

在
“
孤岛

”

中

��卜一三
”
以后

，
上海祖界与外界的地面交通

�

统终被切断
，
矛是租界变成了当时 上 海 人 所谓的

“
孤岛

” 。

音专的经费按月由国民党政 府 从汉口�后

来从重庆�通过地下钱庄汇来
，
公文也能通过国民

�
，

竟的地下组织传递
。

自本人和助
不
瘫租界外无

恶不作
，
迫使大量难民流人租界

，

而且在租界内也不

断制造恐怖事件
，
暗杀和绑架的事时有所闻

。

沪江

大学校长刘湛恩先生就是于����月底�或����年初�

在马路上被暴徒杀害的
。
这时期上海几所国立学校

的负责人每月举行一次秘密碰头会、 借以交流情况
，
研究对策

。

音专总是由萧先生和我去参加
，
有时

我单独去
。

交通大学出席的是黎照寰校长
，
复旦大

学是杜佐周教务民
，
医学院是颜福庆校务长

，
此外

还有暨南大学和商胎学�交等代表
。

这几所国立学校

都没有迁入内地
，
后来在内地陆续开办起来的交通

大学
、 �

复旦大学
、

音专
，
都是另起炉灶的

。

尽管环境如此险恶
， ’

音专还是积极地做了一些

事
。

在高恩路校舍中补行开学典礼时策校 长说
�

�

我们不要悲观……今年十一月是我们音专建校十

周纪念日期
，
回想以往 十年

�

中各种困苦艰难的情

形
，
本来要在今年举行一个规模较大

、

较深刻的会

来纪念它
，
但这件事目前自然谈不上了

。
我们的校

舍虽在炮火之下
，

可是我们已把大部分设备和全部

的图书
、

乐器都安全的搬出来了
·

一我们准备在十

一月举行一个音乐会，， ，方面纪念建校
，
一方面以

鲁票所得救济遭难同胞
、 · ·

… 。

我们组 织 了 了个乐

队
，
希望经常开演奏会

，
把收入尽数献给慈替机关

·· …我们应当再接再厉
，
有一分力可能做一分事业

，

所以我们现在又来创刊
《
音乐月刊

，…… ，
总之

，
我

们不要悲观… …我们要建 设 一 个更 伟大 的音专

�见编后说明②�。

《
音乐月刊

，
出版了

，

由我主编兼校对员
。

但只

出了四期
，

便出不下去了
。

于是改出一个不定期刊
《
林钟

》 。

乐队成立了
，
但只排练

，
不能 演 出

。 “

救

济难童音乐会
”
于�岛��年 �月�日才借美 国教堂举

行
，

听众满座
，
收入不差

。

此外又做了一件有惫义

的事－修订教学大纲
。

新的教学大纲比较完整
，
提

高了教学水平
�

其中由拉查雷夫教授执笔的钢琴教

�

一 ��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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电

学大纲订得最洋尽
，
要求较高

、

较严
。

萧先生带我去渴见了音专的第一 任 院长�音专

原称国立音乐院�蔡元房先生
，
他 年事 已高

，
不能

过问音专的事了
，

但仍然是音专的精神支柱
。
我们

又为交涉教员之事
，
一起去找工部局乐队的领导人

梅百器��
。
������

，
因为音专有不少器乐教师是他

的乐队成员
，
最好和他打个招呼

，
以 免他从中作

梗
。

另外还希望他同意音专的同学每周免费去参观

他们乐队的彩排
。

音专迁至
一

沮界后未挂过牌子
，
对外 用

“

私立���

海音乐院
”
的名义

，
还刻了个假图 章

。

萧先生自称
‘
萧思鹤

” ，
又叫我改名为

“
陈白鸿

” 。

学校需要在法

租界工部局注册
，
否则不许开办

。

他 同我去工部

局找到了华人教育处的处长法国人格罗布阿����
“

��� ��
，

萧先生在介绍我时说
� “

这位就是 私 立 上

海音乐院的负责人陈白鸿先生
，
他是留法回来的

，

能讲法语
，
以后有事情请和他联系

。 ”
其实什么

“
私

立
”

不
“
私立

”

格罗布阿心中完全明白
。

但 他也问起

经费来源
，

萧先生捏造了一位董事长－音专英语

教师梁就明先生的丈夫黄�日鸡
。

格岁布阿是只能用

一只假手拉小提琴的人
，
对于音乐学院的设立戒心

较小
，
因此同意注册

，
事情就这样唬弄过去了

。

’ ·

于是学校表面上由我负责
，
萧先生退居幕后

。

自文�湛恩校长遇���身亡后
，
萧先生预感到租界不是

安全之地
， ， ‘

而这场摊争也决不是 甲屏芍年所 能结束

的
。 ����年葬春

，‘

他决定去汉口向国民党的教育部

请愿
，
将音专迁往桂林

，
或在桂林先办个分校

，
一

且音专在上海呆不下去
，
桂林便是一条退路

。

这时
“
孤岛

”
与香港之间尚有海路可通

，

萧先生乘船去香

港
，
经广州

，
由粤汉铁路到汉口

。
但迁桂之建议得

不到国民党教育部的同意
，
他只好又回香港

，
在旅

途中曾遭敌机袭炸火车石幸未受伤
，
他就暂时留在

香港治病
。 、

这里我要插入一段痛苦的叙述
，
即黄自先生的

逝世
。
正当萧先生去汉口时

，

黄自先生因病住进了

红十字会医院
。
����年石月

，
赵梅伯先生正在高恩

路校舍三楼的校室中教合唱课
，
我在二楼办公室中

接到医院的电话
，
说黄自先生病危

，

需要有人去给

他输血�可能当时没有血浆�
，

我不知道需要什么血

型
，
便到合唱教室去动员同学

，
当即有十余名同学

服我抄近路连奔带跑地到了医院
，
供医生在我们中

挑选
。
可惜太迟了

，

黄先生已经不行了
。

他死于由

尔户仅三十四岁
，
正是他才华焕发的时侯里 这段经

过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
，
仿佛就是昨夭发生的事

。

前几天我在杂志上看到谭小麟的歌曲发表了
，

又使我想起这么一件事来
�

黄先生死后几天的一个

晚上
，
我和黄先生的几位学生在谭小麟的家里商量

黄先生的后事
。
谭也是黄先生的得意门生之一

，
他

家是一座老式大洋房
，

客厅很高大
，
门窗都很厚重

。

我们正谈论间
，
突然有一扇门无风自开

，
呀然一声

，

我们都征住了
。
当然我们都不信电神之说

，

但这件

李也给我留下印象
，

�

至今未忘
。

����年暑没一开始
，

峨携带学生成绩簿乘船去

香港看箫先生
，
相见之下

，
不胜感慨

。

我发现他唇

上的八字胡长得越发茂盛了
。
这八字胡是他

“
八

。

一

三
”
以后留起来的

，
他说这是

“
纪念胡

” 。

我 们感到

音专的前途茫茫
，
不知如何是好

， ’

可是数十位教职

员工和百多位同学都协力同心在维持这所全国唯一

的音乐学校
，
我们岂能撤手不管

。

经过几天的认真

磋商
，
萧先生要求我重返上海

，

共同下决心把音专

维持住
，
他待秋凉病体稍好也要回上海

。

这时期许

多人由上海涌向香港
，
有的人经香港转入内地

，
我

也动过这个念头
，

可是有学校的担子在身
，

便逆流

由番港回奔上海
，
我内心深处的确也对于这所音专

�或者叫做风雨飘摇中的
“
象牙之塔

”
吧�很舍不得

，

所以才作了这个决定
。
抵沪时

，
到码头接我的有音

专高羊级李生也
一

毫我的好朋友章彦同志
，
和我的两

位挚友潘子康和何复基同志�两人都是 地 下共产竟

员
，

何现仍在上海
。
�

萧先生没有失约
， �马��年秋后果然由香港带病

回来了
。

这时学校在高恩路
，
他每周来校授两节课

－
‘
朗诵法

，
和

“
扫乐沿革

， 。

上海的救亡歌咏运动早已被租界当局禁止了
，

许多热血的人设法进入内地
，

富商巨贾乘船逃往梅

外
，
上海周围的炮声也早已愈去愈远

， “
孤岛

，
上出

现一种反常的空魂寂寞
、

令人窒息的感觉
，
物价上

涨
，
生活日益困难

。

而最令人难受的是廿于抗战的

真实消息简直一无所闻
，

报纸不敢报道
，
我们也都

缺少
“
于无声处听惊雷

”
的高度政治远见

。

学校处于
�

蛰伏状态
，
等待天明

。

����年
“

双十节
”

哪天
，
街上冷清清

，
国旗也没有

敢挂
。

萧先生夫妇约了我夫妻俩到亚尔培路雅利餐

馆共进午餐
。

他说这次聚会虽也算是庆祝
“
国庆

， ，

实际上是庆祝我们两家的
“
家庆

”
�结婚纪念日�

，
更

实际地说
，
是因为近来营养不良

，
借此机会大家吃

一顿罢了
。 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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迁校于爱文义路后
，
他的健康日趋下游

，

常见

他着呢长袍
，
戴毡帽

，
裹围巾

，
架一付黑边眼镜

，

挟黑皮包
，
顶着北风

，
飘飘然从静安寺路向爱文义

路玻来
。

他跨进办公室
，
坐下来

，
第一个动作便是

掏出手帕来揩鼻涕
，
他好象整年在感冒中

，
嘴唇失

去了红润
，

假门牙在黑胡子下显得更白
，
脸上的神

色也更憔悴
，

肺结核在酝酿中爆发
，
潜伏已久的营

养不良
，
导致了他����年的死亡

。

当时的�专师生

黄自先生是音专中很有影响的教师之一
。

我到

音专之前即已久仰其名
， “

旗正飘飘
，
马正萧策

�

的

歌声常萦回耳边
。

到音专后我见他身穿长袍
，
态度

和荡谦逊
，
说话不多

。

他虽只比我大二
、

三岁
，
我

常以长者视之
。

不幸相识不到一年
，
他竟与世长辞

了� 理论作曲组中于是只剩组长李惟宁一人了
，
幸

好主科同学只有三
、

四人
，
李先生教作曲之余

，
仍

能腾出时间来兼教几节钢琴
。

钢琴组长查哈罗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是特约教授
，

在当时的上海音乐界中也是一位权威
。

音专许多高

材生多出于他的门下
。
不久前吴乐璐同志回忆起他

说
� �

他的教学法很好
，

每一步骤都十分得体
，
使学

生循序渐进
，

按计划达到最后 目的
。

他还乐于帮助

贫苦学生
。 ’

他身材魁梧
，
风度豪放

，
但有时老气

横秋
。

有一次我为了合唱课弹伴奏的事
，
当着大班

同学和他顶掩起米
，
吵了十几分钟

。

我当时入世不

深
， “
初生之犊不畏虎

” ，
但还是把他说服了

。

他并

不计较
，
不久后我的六岁儿子由他选拔进了音专的

特别选科
，

并由他亲自教导
，
宜至����年他逝世为

止
。

在他领导下的钢琴组教员中
，
除一位毕业留校

的青年教师丁善德外
，
都是侨居我国的旧俄知识分

子
。
他们是拉查雷夫��
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、

皮利毕特可夫夫

人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、

阿萨可夫 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、

柯斯特

维支����比�� ����阳一位毕 业于音专后赴比利时

深造归来的萨哈罗华小姐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
声乐组由赵梅伯领导
，
他还兼指挥合唱队

。

声

乐组中影响较大的是苏石林�����址���
，
他后来取

得苏联护照
。

他教学生颇有办法
，
斯义桂就是经他

培养的
。

周淑安先生是音专元老之一
，

这段时间她

在家中为学生授课
。

另一位声乐教师是舍利凡诺夫

夫人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

。

管弦乐组由大提琴教师佘甫磋夫���
��� �

����

领导
�

小提琴教师黎扶雪���
，。坛���指说是奥尔

�人����的门生
。
这两人因为课时较多而拿全薪

，

其余的都是拿兼课薪的
。

长笛教师王且纽克���
��

五������
、

双黄管教师沙利且夫��
����卜����

、

单

黄管教师维尔尼克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

、

大 管教师佛丁�
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、

大号教师多波罗伏斯基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了

等
。

他们大多数是工部局乐队的成员
。

萧先生当日

决定在上海办校
，
就是想利用这些外籍教师的技术

力�
。

当年我国没有自己的交响乐队
，
交响乐丰业

正处于启蒙时期
，
他们来音专兼课固然主要是为了

�，卜快， ，
但客观上也给我们传授了技术

。

例如
，

我们的几位著名指挥都跟他们学过器乐
�

黄贻钧吹

得一手好小号
，
是跟多波罗伏尔斯荃学的， 韩中杰

也是一名优秀的长笛手
，
是跟王且纽克学的， 李德

伦跟佘甫磋夫学过几年大提琴
， 陈传熙跟沙利且夫

学过几年双簧管
。

外籍教师中
，
除查哈罗夫拿校长

级薪金外
，
其余的都和本国教师同样待遇

，
没有特

殊的补助或福利
，
比起向外国请专家来教课要节省

得多
。

国乐组只开一门琵琶课
，
由朱英先生担任

，
他

还兼训育主任
。

文化课教师都是兼任的
�

国文教师龙愉生
，
英

文教师梁就明
，

教育学和心理学教师每继曾
，
戏剧

概论教师顾仲彝
。

我刚到校时担任乐理课和视唱练耳课
，
黄自先

生去世后
，
原由他担任的公共和声

、

音乐史
、

音乐

欣赏等课都落在我的肩上
，
我成为全校音乐共同课

的包干者了
，
每周要上十多节课

，
备课

、

改卷
、

教

材等工作很忙
。

同学中
，
钢琴主科生最多

，
声乐次之

，
管弦乐

又次之
，
理论作曲生仅四

、

五人
，
国乐主科生更如

风毛麟角
。

这些同学在音专打下了基础
，
解放后得

到党的不断教育培养和实践锻炼
，
先后 从

“
象牙之

塔
’

巾解放出来
，
树立了为人民服务 的艺术观

，
同

时也提高了业务水平
，
有的且出国深造

，
再回来工

作
，
所以现在多已成为我国音乐事业中的骨干

，
如

李德伦
、

黄贻钧
、

韩中杰
、

陈传熙
、

吴乐璐
、

高芝

兰
、

章彦
、

窦立勋
、

钱仁康
、

邓尔敬
、

张隽伟
、
马

思荪
、

马思据
、

葛朝扯
、
陆仲任等等同志

，
以及在

海外的斯义桂和李慈芳等
，
都是这一段时期中的音

专同学
�

还有多人
，
因篇幅关系我 就 不 一 一列举

了
。

这几年中音专年年招生
，

但人数不多
，
由于师



贪和设各的限制
，
是城空补缺

，

出去几个就进来几

个
，
每次能招一二十人就很了不起了

。

招生地点集

中在上海
，
似平从来也没有去外地招过

，
成为上海

‘
孤岛

，
后就更不必说了

。

我回忆这几次招生的工作

是正常的
，
至少可以说萧先生和我都没有询私的行

为和偏见
。

入学试先考主科
，
由全组的主科教师集

体评分
，
然后才考乐理

、

视唱
、

国文
，

英文等
。

每

次投考的人都较多
，
竞争颇烈

。
由于全国只此一家

而又录取铰严
，
所以考生们好象觉得榜上有名就已

经是一种资格似的
。

入学后按学制分专修科和师范

科两部分
，

专修科分高中部和本科
，
师范科分初级

师范和师范本科
。

其实这两部分的课 程 基 本上相

同
，
许多合班课是混起来上的

，
只是专修科对主科

的要求稍高
，

师范科则加设教育学和心理学
，
但这

两门课的课时都很有限
，
要求亦不严

，

有点形式主

义
。

两部分学生毕业后的出路也几乎完全一样
，
并

不是师范生一定要当教师
，
专科生则去当专家

。

当

时没有毕业分配的事
，
毕业后自找工作

，
学校一概

不管
。

但他们不至于有
‘
毕业即失业

”

的情况
，

物以

稀为贵
，
他们拿出音专这张印有一个希腊古琴

、

装

磺很考究
、

盖上
“
国立音乐专科 学 校铃记

”
的大红

印
，
还有主科教师

、

组长
、

教务主任和校长签名的

毕业文凭
，

找个工作一般是不成问题的
。

此外
，
音专设有选科和额外 选 科�亦称特别选

科�
。

选科生要通过主科的入 学试
，

入学后也可选

修其他课程
，
学完主科后发给

“
修了证书

“ 。

额外选

科生可不经入学试
，
但主科教师得同意收他

，
窜实

上等于主科教师的私人学生
，
学费归教师所有

，
只

由学校代收而已
。

音专没有全面实行学分制
。

文化课和音乐共同

课必须按学年全部学完
。

主科和副科有一点学分制

的愈味
，
主科要学完初级

、

中级和高级
，

通过考试

方得毕业
，

没有一定年限
，
一般总得学六

、

七年
，

有个别学生要学九年二

我不了解在我到校以前音 专 是如何 抓
“
思想

工作
”
的

，
我到校以后可以说 没有

‘
抓

”
过

，

只对业

务抓得很紧
。

学校领导除忙于日常教学工作外
，
最

吃力
、
消耗精力最大的工作是为学 校 的 生存而奋

斗
�

搬场
、
伪装私立

、
计划内迁

、

防备敌伪破坏
、

应付物价
、

沟通经费等
、

学生又尽是走读生
，
接触

机会也较少
。

当然领导和某些教师的顽固的技术至

上观点难免要影响学生
，

但我感觉到绝大多数学生

都深明大义
，
并能刻苦攻读

，

学校在这几年中也没

有处分过任何一位同学
。
他们 的 爱 国 热情价得称

赞
，
当

”

八一三
，

事件发 生后不久
，
上海的爱国人

士在慕尔堂举行过一连串的抗日救亡歌咏活动
，
音

专的同学都一直踊跃参加
。
����年音专 举办

“
救济

难童音乐会
” ，

外界是有阻力的
，
敌伪当然要反对

�

租界当局也不希望多此一举
。

但音乐会终于 举 行

了
，
全休同学不但积母参加排练和演出

，

而
一

且在困

难环境中
，
暗暗地摧鹅久场券

，

也尽 了 最大的努

力
，

使音乐会在演出和收入两方面都得到成功
。

����年初夏
，
这时学校迁至爱文义路约有半年

光景
，

萧先生鉴于时局 日趋恶化
，
朝夕都可出现不

测风云
，
为了便于高年级学生早 日离开学校

，
乃决

定于学期中途提前举行毕业考试
，
发给文凭

，
让这

一批高年级生得以及早去参加抗日工作
。
从音专日

后的遭遇看来
，
这一定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

，

而且

是具有一片苦心
，
令人难忘的

。

，友梅先生的临终

����年入秋后
，
萧先生的体质更 明 显 地下降

了
。

他到校的次数越来越少
，
改用送条子的酬丢和

我联系工作
。

下面抄录几张条子
，
可以看出他的工

作是很负责很细致的
�

〔其一〕

查 � � � 系旧制本科毕业
，
已修 了 许 犷�必

修科目五十学分
，

未知核算新制
，
该得多少� 今欲

再入本科
，
须照新制办理

。

渠在校已满五年
，

将来

如不能修了高级
，
亦可修了中级

，

如认为无须交教

务会议解决
，
可以准其入木科…… 。

此致

白鸿兄 鹤 八月十九日

〔其二〕

星期六上午有课之学生
，
如 每 周 准其往兰

心戏院听乐队练习
，
似与缺课有关系

，
但查是日有

课或颇多高级生�尤其是理论学生�
，
抑设法将上午

功课移往下午�如何办法请酌定可也
。
此致

白
’

鸿兄
�

鹤 十月十二日

〔其三〕

昨日接 � 先生电话
，
据育

�

欲在校上课而先

生对他说已无空闲教室
，
但礼堂除外

。

故欲征求弟

的同意
，

可否以礼堂作为 �君授课之用等语
。

今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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战奋六十载令朝当庆功硕呆。黑呆堆若德辛
衷省祝贫井音惠枚���十飞下

老枚友阵洪一�九七军软

来校
，
见总时间表内第三号课室星期三

、
六两日只

有琵琶一小时
，
似可设法挪开

，
足够 �君个别教授

共十三小时之用“ 乌撩礼堂只宜于全班上课之用
，

如用作个别教授
，
则电灯煤炭必增加许多

，

值兹经

费拮据之际
，

在可以搏节范围内似应尽力节省
，
谅

先生必以为然也
，

匆匆不尽
，
即候刻安

。

三日早十时

����年我写过一篇
《

五年祭，的文

章
，
其中关于他的去世写得比较翔实

，

我现在倒不

一定写得出来
，

听以不妨抄录几段旧文章来说明当

时情况
�

同年�按即���。年�的深 秋
，

有一 天 他忽患感

目
，
发热不退

，

起初疑心是
“
上海病

” 。

热度退去复

来
，

来而复去
，
不久复来

。
医生劝他住进 医院里

去
，
他选定了一家比较廉价的体仁医院

。
他住在三

层楼一间朝东北的病房
，

依然每天记挂芳学校的事

情
，
盼望有同人向他提出各种报告

。

这时医生已经禁止他阅报
。

热度表和脉搏表扰

乱着各人的心
，
接着就是验血

，
验大小便

，
照爱克

斯光
，
忙乱了一阵

，

再接着 打 强 心 针
，

打葡萄糖

针
，

输血
，
又忙乱了一阵

，

其实这些都不过是徒增

病人痛苦的
“
人率

”
而已

，

慈悲的 死 神 已 经在等侯

他
，
任何

“

人事
”

自延迟不了他们的会见
。

民国二十九年���峨。 �十二月三十日凌晨
，

有人

来敲我的房门�是王浩川同志�
，
叫我马上到体仁医

院
。

我起床披衣
，

在寒风中踉跄奔至体仁医院
，
见

萧先生已经入于昏愤状态
，
不断地喘息着

，
喉咙里

不时发出鸦鸦之声
。

萧夫人在榻旁泣不可抑
。
不久

喘息渐平
，
鸦鸦之声渐弱

，
仅剩鼻孔里有一息尚存

。

他双目半闭
，
门牙外霉

，

就在这种状态中他度冠了

阴阳的边界
。

东方的天空里出现鱼肚白的时候
，
值

班的护士报告他已经断气
，

这样平凡地结束了这位

中国音乐界元老辛劳的一生
，

他死前两天和我作末一次交谈
，
他怀念着天气

那样冷
，
学生们如何考钢琴

，
他记起了考试用的钢

琴旁边有一个通天井的门户
，
门户有一条长缝

，
北

风可以飒飒地吹进来
，
吹着弹琴者的手

，
让它僵硬

动弹不便
。

于是他关照必须用硬纸裁一纸条
，
把门

缝封闭
。
没有想到这一件事竟成了他的最后遗嘱�

萧夫人告诉我
，
他说过这件事之后至死没有言语

，

关于他的家庭他没有提出一个字
，
他 没 有 预立遗

嘱
。

至于他的遗产
，
是两袖清风

。

嗯

萧先生的遗体葬于虹桥路万国公墓
，
送殡者有

其亲友及音专师生
。
墓碑刻着

“
国立音乐 专科学校

校长萧友梅先生之墓
” ，
是叶恭绰写的

。

他生前来

对我谈过宗教问题
，

但萧夫人是基督徒
，
故殡仪技

基督教仪式进行
，
有牧师到场

。
我们各抛一块泥土

于墓穴内
，
仪式以此告终

。

萧先生去世后
，
我就得以脱身一切行政职务

，

只从事教课
。

校长由李惟宁继任
，
教务主任也由他

亲自兼理
。

萧先生遗一男一女
，
男萧勤先生

，
现侨居意大

利
，
已是国际上有名的画家

， 女萧雪真同志在北京

工作
。

去年我国音乐界在北京和上海举行了萧友梅

先生追悼会
，

萧勤曾专程回国参加
。

不久前他从米

兰给我来信
，
说他希望����年萧先生百岁诞辰时

，

我国音乐界能再有所表示
，
到时他也要回来

。

�原载
‘
音乐研究

》 ����年第 �期
，
略有改动�

编后说明

① 陈先生所用校名
，
实际在对外招生时仍

用
“
上海音乐院

”
�参 见����年 �月��日

至 �月 �日的 《 中报 》 ， 《 正言报 》 及 ‘ 中美

日报 》 的招生广告�
。

② 此处地址有误
，
根派老职工王浩川同志

证实
，
一处为福展里路 �今建国西路 �

���弄�号
，
供总务部门用

，
一处 为台拉

斯脱洛�今太原路����弄��号
，
供 贮藏图

书及唱片之用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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